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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路径*

——基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
PATHS TO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POST-POVERTY RURAL 
REVITALIZATION: A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PERSPECTIVE

【摘要】功能和空间在相互调适中的协同演进是

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新时期要求。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组

织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奠定了振兴的

基础，但也隐含功能升级困难、空间品质难以维

系等问题。基于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视角，

运用资源资本化理论阐释乡村“贫困-脱贫-振

兴”的本质与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逻

辑及变化特征，剖析脱贫乡村面向振兴的“功

能-空间”协同困境，最终从实践目标、实践基

础与实践主体三个维度提出脱贫后乡村振兴的

“功能-空间”协同组织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也力图

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提供空间治理视角的

补充。

【关键词】资源资本化；脱贫后乡村；“功能-

空间”协同；乡村空间治理；乡村振兴

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function 
and space in mutual adaptation is not only the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require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function-space” in rural area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Whil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vitalization,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great difficulties in upgrading the implicit 
functions and maintaining the spatial quality 
dur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theory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to elucidate the 
natur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Meanwhile, it explores the “function-
space” organizational logic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alleviated rural areas, 
and analyzes the dilemmas faced by “function-
space” synergiz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end, the paper proposes organizational 
paths to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post-
poverty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actical objectives, foundational frameworks, 
and main bodies. It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o offer supplementary insights for the anti-poverty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KEYWORDS: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rural 
area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我国对世界减贫的贡

献率超过70%。“中国模式”的贫困治理在实践

中释放了巨大的效能[1]，使我国脱贫乡村的空间

品质与地域功能得到了极大改善[2]，为乡村振兴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在扶贫行政嵌入的

任务性、短时性与局部性干预下，乡村的空间重

构与功能拓展也隐含不适应、不匹配与不可持续

的问题，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了挑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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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空间”在相互调适中的协同演进是

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体要求[5]。202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指

出“衔接推进脱贫地区全面振兴”“推动帮扶政

策体系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转换”，鼓励社会资

本进入农业农村、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

乡村建设水平也成为近年来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

引导方向。因此，如何充分运用扶贫时期配置性

资源的支持和权威性资源供给的基础，避免脱贫

后乡村由于缺乏内生动力而出现产业功能升级困

难、空间人居品质难以维系等现象是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问题。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发展是资源

资本化的过程[6]。脱贫接续振兴的关键是探索乡

村资源如何实现良性、有序、持续的资本化，进

而带动乡村功能和空间持续优化，向乡村全面振

兴的目标迈进。

1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乡村“贫困-脱贫-振

兴”的再认识

1.1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乡村贫困的本质

资本的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推动力。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

“资产”包括消费资产、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3

个部分，其中只有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能够创造

利润与收入，从而决定贫富程度，并且没有流动

资本，固定资本也无法产生任何收入。因此，为

了保障消费资产与固定资本的规模，流动资本需

要不断地向二者转化以完成资源资本化，进而通

过促进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利润与财富[7]。将

资产的概念及其机制与乡村发展内涵相链接则会

发现，乡村贫困的本质，不论是收入、能力与权

利的贫困[8]，归根结底即是乡村发展中的固定资

本与流动资本匮乏导致资源资本化的自我动力不

足，进而使得总资产规模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

(图1)。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固定资本与

流动资本的总收益规模较低；二是具有一定规模

的固定资本，但无流动资本补充固定资本，从而

导致总收益规模较低。

1.2  “贫困-脱贫-振兴”过程中乡村空间

的资源资本化

与工业和商业不同，乡村作为以农业生产为

主的地域空间，其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无法脱离农

业生产的载体——土地。斯密在《国富论》中指

出，适宜耕作的土地不仅是固定资本，同时在资

源资本化的过程中也能够为流动资本提供补充，

具有“资源-资产-资本”的三重属性。从具体

过程来看，一方面，土地首先是具有自然生产力

和空间承载力的生产“资源”，能够通过生产农

产品创造利润；同时，通过确权完成向“资产”

的转换，并在分权、定价与利益分配等制度的支

持下实现物质与价值的分离，成为具有价值流动

性的“资本”，从而产生收益，完成土地资源的

资本化[9]。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空间属性，可

以通过产权主体的建设产出建筑物、构筑物等空

间产品，一部分可以通过自用、出租等方式直接

获取产权收益，另一部分可以通过空间再生产成

为消费空间，如民宿、采摘园、农家乐等，也可

以直接产出消费产品，如特色手工产品、文化遗

图1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的乡村贫困本质
Fig.1   The nature of rural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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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民俗表演等，从而产生收益，完成空间资源

的资本化[10]，作为流动资本的补充(图2)。

与一般地区乡村不同，我国贫困乡村多数分

布在偏远山区、高寒地区等连片特困区域[11]，易

致返贫的资源约束、环境限制、交通阻隔等多因

素[12]使得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都受

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匮

乏，土地资源资本化缺少技术改良与要素投入，

同时也存在以短期收益为目标而对土地过度使用

的代偿现象，如生态环境破坏、林草资源低价长

租等问题，进一步制约了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因

此，脱贫的实质即是在外部力量的主导下，持续

投入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以资金、公共产品等

重资本投入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式，从内部

消减农户对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投入负担，

同时，代替农户承担资源资本化的外部风险，促

进农户轻资本、低风险介入生产，完成贫困乡村

和小农经济无法自我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与产业

升级，帮助乡村完成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过

程[13]。此外，图1与图2共同体现了土地资源资本

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存在内在的循环关系。空间

资源资本化产生的空间产品和利润都会在一定条

件下分别转化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再次进入

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如果

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停止，土地资源资本化不

仅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还会出现土地过度

资本化，引发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实

问题[14]。因此，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来看，乡村

振兴的本质是要持续推进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

资源资本化，特别是空间资源资本化，促进流动

资本的不断产生，通过乡村空间资源的价值提升

增加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规模。

2  资源资本化驱动下脱贫乡村“功能-空

间”的组织变化

乡村振兴是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过程[15]。

脱贫攻坚作为统筹安排资源配置、优化人地关

系的系统性国家工程[4]，大幅度提升了乡村空间

品质与地域功能价值，使得脱贫乡村“功能-

空间”的原生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明晰资源资本化驱动下脱贫乡村“功能-空间”

的组织逻辑与变化特征，是合理配置资源、推

进乡村振兴时期“功能-空间”协同发展的重要

基础。

2.1  资源资本化驱动脱贫乡村“功能-空

间”组织转型的逻辑

乡村空间是功能的载体，功能决定空间的

形式。空间供给与功能需求在互馈调适的过程

中存在协同、调整和冲突3种组织形式。在内外

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的地域功能类型不断

拓展，空间供给形式持续更新，乡村“功能-空

间”关系遵循“调整-冲突-协同-再调整-再冲

突-再协同”的路径循环往复。从资源资本化的

视角来看，乡村贫困阶段，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的规模总量较少，乡村功能以基础农业生产

为主，空间资源总价值与土地资源资本化的主要

图2  乡村“贫困-脱贫-振兴”中的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间资源资本化
Fig.2   Capita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space resour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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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农产品价值相当。同时，空间供给水平

限制下的低生产力也导致农产品价值的规模总量

较少且不稳定。因此，乡村“功能-空间”处于

原生状态的低水平协同阶段，乡村发展呈现出自

组织为主的自给自足状态。进入扶贫阶段，固定

资本与流动资本均以外部供给为主，功能在扶贫

嵌入的空间资源资本化驱动下出现了领域拓展，

除基础的农业生产之外出现了更多的发展收益性

功能，空间也在扶贫干预下出现供给增加和品质

提升，空间资源总价值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的同时增加而暂时性提升。此时，乡村“功能-

空间”的低水平协同组织形式被打破，二者进入

调整期。脱贫后，乡村进入巩固衔接期，乡村空

间仍然保留着扶贫时期的固定资本投入结果，但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外部供给同时面临不可持

续的困境，一方面空间资源资本化向土地资源资

本化提供资本补充的循环存在断裂的风险，内

在发展动力尚未形成，空间资源总价值产出不稳

定；另一方面流动资本也无法维持脱贫后乡村空

间品质，巩固固定资本的投入成果，“功能-空

间”进入冲突期。而进入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

期，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过程有序进行，内生

动力被激活，乡村“功能-空间”进入高水平协

同状态(图3)。可以发现，“功能-空间”的协

同并不必然代表乡村空间资源价值增加，“功

能-空间”进入调整期也往往意味着新要素资源

的介入或抽离，从而引发功能的重构。因此，乡

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要推进“功能-空间”的高

水平协同，在动态演进中促进资源资本化的持续

进行与空间资源价值的螺旋上升，实现乡村的产

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的全面发展。

2.2  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的组织变化

从资源资本化的视角来看，扶贫阶段政府的

资本投入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本

投入下的空间供给，另一部分是固定资本与流动

资本共同支持的功能拓展。其中，固定资本的投

入通过改造贫困的空间因素直接对生计空间进行

再造[16]，如易地扶贫搬迁、就地住房改造、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公共产品空间供给，在提

升空间品质的同时为功能拓展需求的衔接提供物

质空间基础。政府通过直接投入资本与搭建平台

吸引社会资本，拓展乡村地域功能，从基础性生

存功能向发展性生产功能、区域性保障功能转变

(图4)。从贫困到脱贫，乡村“功能-空间”原

生的封闭性、低水平、内平衡的自组织协同形式

被外部主导的资源资本化打破，“功能-空间”

进入组织调整期。这意味着乡村功能的拓展和空

间的重构，但也同时冲突会随之而来。如若没有

及时引导，会在实践中出现各种低质低效的问

题，阻滞乡村的全面振兴。

3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脱贫乡村“功能-空

间”的协同困境

“功能-空间”在相互调适中的不断演进是

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17]，也是乡村

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脱贫后，乡村“功能-空

间”组织关系仍然处在调整状态，扶贫外部力量

主导的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投入的不可持续使得

“功能-空间”在向高水平协同状态的推进中存

在空间低质低效、功能衰退危机、空间资源贬值

等问题。

图3  资源资本化驱动脱贫乡村“功能-空间”组织转型的逻辑
Fig.3   Logic of “function-space”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poverty-alleviated rural areas driven by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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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空间供给成果难以持续维系引发功能

性危机

直接性的资金投入与帮扶性的社会投入在脱

贫攻坚期的强推与突击下，具有任务性、短时性

与局部性的特征[18]，在5年过渡期结束后不可持

续。而贫困治理时期的固定资本投入，如基础设

施、生产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易地搬迁等本质

为空间重构的工程在脱贫后会长期存在[19]，并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原本的空间生产秩序与实

践逻辑，成为乡村振兴阶段土地资源资本化与空

间资源资本化重要的空间基础。如，据2023年度

乡村建设评价数据显示，湖北某脱贫后乡村，由

于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农业设施建设、村庄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后续投资

需求仍然较高(表1)。目前，上述空间供给仍然

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专项资金补贴，但可以预见，

专项资金补贴停止后村庄的维护成本将大幅增

加，若流动资本不能及时补充，甚至可能出现负

资产化的现象，引发脱贫后乡村在社会保障、文

化传承与生态维育等方面的功能性危机。

3.2  外部资本供给退场后的功能衰退与空

间浪费

农业生产是乡村的基础功能，也是乡村的生

存性功能。扶贫政策中的农田整理、环境整治是

典型的固定资本投入，在土地资源资本化的过程

中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巩固了乡村的基础性功

能，也强化了乡村在区域中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维

育的重要保障价值。而社会资本的入驻则开启了

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拓展出基于乡村地方性

资源的发展性生产功能，如休闲旅游、农产品深

加工、文化体验、电商物流等，将文化、景观、

农产品等地方性资源变现，在提升乡村资源总体

价值的同时也释放了其在区域分工中的功能价

值。而当权威性投入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无法

持续配置后，首先引发的是功能衰退，相伴而来

的即是生产空间的退化和衰落。如政策性产业项

目的难以为继甚至撤出后的空间闲置，土地流转

后的资本运营失败等。如，湖北省某脱贫村，在

社会帮扶下投入50万建成养鸡场，但帮扶期结束

后养鸡场场址几近荒废，不仅无生产能力，也造

图4  资源资本化视角下扶贫政策嵌入的乡村空间供给和功能拓展
Fig.4   Rural space supply and functional expansion guid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支出项目 支出金额/万元 具体内容 备注

农业设施建设 10 主要用于机耕道路修缮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30 主要用于修路修桥及公共照明等

人居环境建设 13 主要用于地埋式垃圾池建造

三产融合相关设施

建设
300 主要用于蕲艾加工厂产业配套建设

其中50万元来自省委组织部新型

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用于新

建蕲艾仓储，流转土地300亩

合计 353 仅为空间建设方面支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 湖北省某脱贫村2023年村集体空间建设支出情况
Tab.1 Expenditure on space construction by the village collective in a certain poverty-stricken village in Hubei Provinc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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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空间浪费。

3.3  “功能-空间”冲突下的乡村空间资

源贬值风险

在外力主导下的资源资本化驱动下，拓展

后的功能与重构的空间从类型、要素、结构等方

面都发生了独立性变化，其内在的协同关系发生

了暂时性的失衡，诸多不适应、不匹配的冲突现

象开始显现(表2)。一方面，一旦固定资产与流

动资产的外部投入中断后，“新”功能与“新”

空间的提升与优化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二者

之间也存在由于不适应、不匹配而导致的不可持

续问题，表现为“新”功能要素无法契合式补给

“新”空间、“新”空间要素难以支撑“新”功

能拓展。乡村空间资源价值化的可持续性不确

定，同时，在重资产投入后的利用低效、维护

困难与闲置浪费，全面了降低消费资产、流动资

本、固定资本的总量，隐含乡村空间资源贬值的

风险。

4  脱贫后乡村振兴的“功能-空间”协同

组织路径

综上分析，脱贫后乡村振兴一方面要考虑

如何“整固”脱贫后的乡村功能拓展成果与“优

化”脱贫后乡村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则要引导

“新”功能与“新”空间之间形成高水平协同的

互馈组织秩序，以应对帮扶外力退场后的自我发

展乏力，通过功能整固与空间优化的协同性关系

促进自我资源资本化，并产生现金流作为农户与

乡村的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积累，形成乡村振兴

时期的自主性空间治理机制。同时，需要明确的

是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协同组织与持续

发展并非仅依靠某一类或某一级乡村规划即可达

到目标，而是需要与不同层级的空间治理目标密

切链接[20],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

多元主体协同力量[21]，形成包含目标、对象与

主体的综合性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目标。

4.1  实践目标：整固式推进乡村“功能-

空间”高水平协同

乡村功能需求与空间资源配置紧密衔接，

是资源资本化的内在动力。脱贫后乡村“功能-

空间”的组织目标需要协同考量乡村在多层级地

域的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与功能整固，避免样本式

的短期建设与嵌入式打造。因此，整固是基础也

是关键。“整”是指以规划科学的完整性、系统

性为指导，调动空间规划策略与手段，全面发

掘、整合脱贫后乡村的内外部、多层次的空间发

展潜力资源，同时调整因任务型、局部式、条块

化所造成的空间重构不完整与不系统的状态；

“固”，则是全面分析并巩固乡村功能重组与

空间重构中的积极要素与健康耦合关系。借助于

规划整固方法，总体上形成脱贫乡村“功能-空

间”多维协同的良性耦合关系，逐渐消除不稳定

性及其负面影响，建立体现整体性特点、具有稳

固性特征和内在性活力的乡村发展格局。具体

来看，整固的对象主要针对乡村的基础性生存功

能，围绕人居空间的基础性生存功能进行保底式

建设、维护与提升，保障脱贫后乡村的基本农业

生产功能与生态空间品质，确保其在区域发展中

的粮食安全、生态维育与社会兜底保障功能。在

整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乡村的拓展性功能优化

组织形式 冲突表现

原功能-新空间

原生活功能

-新生活空间

●   异地扶贫搬迁下的产居空间分离
●   贫困治理下的标准化空间建设与多样化生活需求的不耦合
●   自上而下兜底式的功能供给对乡村原生文化空间秩序的忽视

原生产功能

-新生产空间

●   传统农业生产形式与规模化生产空间的不匹配
●   传统农业与补贴项目的空间冲突(如光伏产业与农业种植空间的矛盾)

新功能-原空间

新生活功能

-原生活空间

●   新消费功能与原生活空间的品质需求不匹配
●   原生活空间的腾退低效导致人居空间进一步稀释

新生产功能

-原生产空间

●   项目下乡的建设用地缺乏，与乡村空置性房屋、闲置用地共存的供需不匹配
●   新产业形式与原零散化的生产空间组织形式不匹配

新功能-新空间

新生活功能

-新生活空间

●   新生活空间的高成本维护导致生活功能提升的不可持续
●   新治理空间的边界扩散解构了原社会经济共同体，共同体内在的向心力瓦

  解、新共同体的秩序尚未建立

新生产功能

-新生产空间

●   新非农化产业对原生自然生态空间的环境干扰
●   产业扶贫输血中断导致生产空间优化的重资产投入浪费

表2 脱贫后乡村“功能-空间”的暂时性失衡表现
Tab.2 Manifestations of temporary imbalance in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rural area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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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根据地方性资源特

色与脱贫基础进行发展性收益功能的分化式纵深

引导，增强乡村发展的社会弹性，使乡村在区域

层面具有参与市场分工的价值位序，助力农户在

个体层面充分利用政府的重资产基础继续实现轻

资产运营而创造现金流(表3)。

4.2  实践基础：构建全域空间资源资本化

治理体系

乡村的多功能性依靠土地与空间的多功能利

用而体现[22]，利用的过程也是促进土地与空间资

源成为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属性的过程。依

据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与农业空间资源开发的维

度拓展，乡村空间的资源资本化经历了不同产业

维度的发展过程与定价机制(图5)，完成了从单

纯的平面地租定价到全域立体空间价值的拓展。

扶贫过程中的农用地整治、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产业与科技扶贫、生态补偿等措施，实质上已经

覆盖了围绕乡村发展的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资源

资本化帮扶投入，降低了乡村与农户的固定成本

支出，并拓宽了乡村增收的渠道，为脱贫乡村提

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因此，脱贫后乡村的空间

治理范围也应当从平面的土地资源向立体的全域

空间资源扩展，强调“功能-空间”组织的整体

性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不可分割性。但

是，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定价机制尚不

充分，土地“非粮化”与“非农化”的市场化

需求也日益扩张，若仍按照农工产品价格进行定

价，本质上是忽略了乡村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容

易造成乡村空间资源资本化的“隐形剥夺”[23]，

因而，需建立符合脱贫后乡村空间治理范围的系

统性、全域性规划整固机制，促进乡村空间资源

功能领域 空间供给 整固阶段 发展阶段

区

域

性

功

能

粮食安全
农用地整治 ● ●

农业生产设施 ● ●

农业生产
土地流转 ○ ○

规模化集约化布局优化 ○ ●

社会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 ●

基础设施 ● ●

生态功能 自然生态修复 ● ●

文化传承

地方性公共空间 ● ●

地方性人居建造文化 ○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个

体

功

能

居住功能

人居空间环境整治 ● ●

住房改造 ● ●

建设用地腾退 ○ ●

道路改造 ● ●

基础设施提升 ● ●

公共服务功能
公共服务设施 ● ●

公共交往空间 ○ ●

非农生产功能

非农产业空间县域统筹 ○ ●

点状用地供应 ○ ●

工业产业项目 ○ ○

农产品加工项目 ○ ○

乡村旅游产业项目 ○ ○

商业服务

商业化公共空间 ○ ●

旅游功能型空间 ○ ○

电子商务等服务空间 ○

田园综合体 ○ ○

表3 整固式推进乡村“功能-空间”高水平协同的具体内容
Tab.3 Content of consolidation-based promotion of the high-level “function-space” 

synergization in rural areas

注：●为必做，○为有条件做。

资料来源：参考湖南省、湖北省等地村庄规划编制标准与云南省脱贫后部分

乡村规划编制案例具体项目。笔者自制。

图5  产业维度下土地资源资本化向全域空间资源资本化的转化过程
Fig.5   Transformation from land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to all-domain space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in the industrial dimens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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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永续的资本化。

4.3  实践主体：任务型行政外部嵌入转向需求型自主协

同

通过“造血式”扶贫和制度性供给形式的任务型外部

引导，脱贫后乡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间资源资本化的短

板，但是在巩固脱贫成效、衔接乡村振兴的过渡期与发展

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空间建设扩张与空置现象并

存、资本下乡后生态空间的功能剥夺、统规统建①下社会文化

空间的价值消解等问题仍然突出[24]。权力主体主导下的任务

型贫困治理具有清晰、标准的国家工程设计特征与显著的治

理成效[25]，但在乡村振兴持续性、复杂性的目标要求下，乡

村空间治理的组织形式需要向需求导向下的多主体自主协同

转变，以更好的协调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乡

村空间双重作用机制[26]。一方面，维持资源资本化对乡村发

展的推动性作用，将资源资本化与调动乡村社会内在的活力

挂钩，切实、精准地衔接自上而下的空间资源配置与农民自

下而上的功能需求偏好，另一方面，壮大集体经济组织和地

方性自治力量，合理约束资本化的空间扩张与社会嵌入，推

动脱贫后乡村从任务主导的行政外部嵌入式发展向需求主导

的“新功能-新空间”协同发展转变。

5  结语

我国乡村已经迈向了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习总书记

2020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务农重本，国之大

纲”“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应变”与“固本”的命

题中，乡村的价值从来不仅仅是土地和农业，更关乎社会稳

定、生态安全与百业兴旺。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实践已然创

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如何传承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

系中的逻辑与格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引领下的发展成效，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新时期的乡村空间治

理应当在生态文明的整体性、系统性思想引领下，整体、系

统地认知乡村空间资源价值，适度推进乡村资源资本化，探

索脱贫后乡村振兴的传承与超越之路。

注释(Note)

①	 统规统建(有些地方是统规联建)在脱贫攻坚的异地扶贫安置中较

为常见，即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或联合建设)，总体上呈现出外

观、色彩、建设形制、户型等方面的统一。如云南临沧市南美

拉祜族的易地扶贫安置，将原有的“栅片房”全部采用异地安

置的方式，改建为现代化的砖混结构房屋，以红顶、黄墙为主

要色彩。统规统建体现了政府引导下的高效建设，乡村建设风

貌也较为统一协调，但统规统建采用生活功能需求导向下的标

准化建设方式，忽略了特色民族、特色地域等乡村聚落的公共

礼俗空间、信仰空间或交往空间的个性化建设。如少数民族的

祭祀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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